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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回去小住几日。 返程的前两

天，母亲就窸窸窣窣地在厨房里忙碌起

来。 她把从市场割回来的肉，剔出去骨

头，将肉一块一块仔细地切好，说是要

给我们吃排骨烩酸菜。 肉呢，她放在锅

里，红烧了。 母亲做烧猪肉，看似很简

单，锅底倒些水，撒一把盐，将方的猪肉

块放进去，先大火煮沸，待水分干掉，再

小火慢慢烧， 一遍一遍地用铲子翻动，

火的高温将肉里隐藏的油脂一点一点

逼出来，肉色由发白而渐渐转成鲜亮的

深棕。 母亲说，这些红烧肉是带给我炒

菜的，吃时切一块，既方便又好吃。但我

心里是不愿带的。 一来，带着红烧肉舟

车辗转，拎着怪沉。 二来，路程千里，化

开的红烧肉免不了油腻腻的，实在没有

妥帖的应对之法。 三者，我见母亲的冰

柜里红烧肉所剩无几，想留给她吃。 然

而，返程那日走到半路，母亲来了电话：

“我把红烧肉给你装在袋子里了， 回去

放冰柜里冻上。 我家里还有肉了，没有

我再去买。你们天天上班也忙得顾不上

做这些，多会儿吃完和我说一声。 ”

母亲说的袋子， 可不是一个手提

袋， 也不是超市里五毛钱一个的购物

袋，而是一个容量可观的蛇皮袋。 袋里

不仅有红烧肉，还有新收的南瓜、褪了

毛的两只鸡、才腌好的下饭菜、色泽红

亮美艳的西红柿……每次回去，一只背

包，轻装简行，回来时候，就变成了“左

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的负荷状态，活

像一个行走的货架。我也不止一次和母

亲说，啥都别带，这些东西超市里都有，

菜市场也有。然而母亲总会淡淡地回应

一句：“这些都是自家种的、养的，超市

里卖的哪有这个好？ ”母亲是一个大半

辈子以土地为生的农妇，把土地看得无

比金贵，更把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瓜果蔬

菜和粮食视若珍宝。她一次次地带这些

东西给我这个远嫁的女儿，其实是把她

最爱最好的东西都毫无保留地给了我。

秋天是带瓜果蔬菜等东西。 临近过

年，母亲则给我带羊、牛、鸡等肉类。 最

霸气的是，她曾不远千里带了一只近五

十斤的整羊送到我家里来。她把羊肉按

不同部位分开装好，吃火锅的、炒菜的、

包饺子的、炖着吃的……看到她这般无

微不至，我心里只有深深的不安。 每次

吃羊肉的时候就在想， 若是父亲还在，

他们老夫妻很可能就带一头牛到我家

里来了。 这份源自血缘，深入骨髓的亲

情之爱，让你心头暖得滚烫，也愧疚得

无地自容。

我的老家产西瓜。 每年七八月份正

是西瓜上市的黄金时段，也是我放暑假

的时候。 从老家回来时，母亲总会用蛇

皮袋装着满满的一袋子西瓜让我带上。

西瓜是水货， 分量实

在，关键是圆滚滚的着

实不好拿。 母亲却执意

要我带上，还说她的孙

子爱吃西瓜。 她的这条

不是理由的理由，让你

无可辩驳，只好默默地

将西瓜带上，哪怕返程

之路是万水千山的遥

远。 我在他乡生活了十

年，每年，像候鸟一样

定时返回故乡。 这些

年，从老家，从母亲的

手里， 带过很多东西，

瓜果蔬菜自是不必说，

肉奶蛋油也常有。 这些

东西， 看似平平常常、

普普通通，然而，若你

在他乡的餐桌上看到

了一桌故乡的饭菜，就

会吃着吃着泪流满面。

很多年前，我在某

杂志上读到了一篇文

章，题目与作者已经忘

却，唯有一句话至今铭

心刻骨：“儿女都是偷

心的‘贼’”。 细细想来，确实如此。 作为

儿女，成长过程中，我们偷走了父母的

青春年华， 偷走了父母的俊美容颜，偷

走了父母的旺盛精力，偷走了父母的诗

与远方。 长大后，我们还在做“贼”，偷走

父母的牵挂担心， 偷走父母的爱和包

容。 我们似乎习惯了做“贼”，父母也习

惯了被“偷”，也许只有这样，父母才觉

得自己“还有用”，也许只有这样，父母

才觉得“这辈子没白活”， 也许只有这

样，父母才觉得生活“有意义”。

爱，原来并不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

排场和炫耀， 而是一粥一饭的烟火寻

常，是你一次次从故乡的土壤上摘取的

果蔬，一回回从父母布满皱纹和老年斑

的手上接过的家乡土特产，还有那些浸

润了温柔缠绵亲情的种种美味佳肴，那

是烙印在你味蕾上的“爸爸妈妈的味

道”。 网友说：“我们的世界很大，大到常

常忽略了他们；父母的世界很小，小到

只装满了我们。 他们经常忘了，我们已

经长大，就像我们经常忘了，他们早已

渐生白发。 人生，没有所谓的来日方长，

外面的世界再大，也别忘了，还有他们，

在等你回家。 ”

是的，有空要常回家看看，继续心

安理得地做“偷心”“偷爱”的“贼”，当

然，更要做懂得感恩，懂得回报的有良

心的“贼”，在父母健在的岁月里，慢慢

地陪着他们，走过人生暮年，让他们一

辈子活有所值，爱有所值，付出有所值。

读 最 近

一期达拉特

旗文联主办

的文学期刊

《长河》，其中

有一篇是梁

仓老师创作

的散文《挣工

分》， 我怀着

激动的心情

读完，倍感亲

切、 凝重、深

刻、 怀旧，因

为我步入社

会是从挣工

分开始的，我

从小学毕业

后就在生产

队担任会计

（1962 年 至

1968 年），不

但每天挣工

分，还给社员

算工分，那个

年代人人与

工分形影不离。

挣工分从哪年开始的？ 可能全国各地先后

有所不同， 就达拉特旗的白泥井来说， 是从

1956 年春季开始的，当时将农民的土地、牲畜、

农具、车辆等生产工具统统归为集体所有，党在

全国农村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以每个自然

村为单位组成一个生产队，生产队设立队委会，

由五人组成：政治队长（党、团员）、生产队长、会

计、妇女队长、保管员，队委会统一领导，安排全

队的农、林、牧、副各项生产工作。队长负责分配

社员劳动出勤， 社员劳动一天的成果就以工分

来计算， 劳动一整天男劳力 10 分， 女劳力 8

分。

每年刚过罢大年， 队委会就会就着年味儿

给全队男女劳动力核定全年的工分任务。 男劳

力 360 个工，女劳力 280 个工（每个工 10 分），

16 岁以下的娃娃、60 岁以上的老年人不给定工

分任务。

生产队的农活大致分为这么几项：包工、计

件工、 定额工、 混工。 农田作业大部分以定额

工、混工为主，比如锄地、割地按垄垄计工，为定

额工。 到锄地时，两位队长、会计会到田间观察

每块地禾苗长势情况，根据草大、草小、田间管

理的难易程度，= 分别定出每锄一亩所需工分

数，社员锄地计垄垄，按垄垄将地亩数核算出来

再计算工分。

锄地到中午收工时， 计工员将每个人一上

午锄地所挣工分登记在工分本本上， 傍晚收工

时也是同样的，并且天天如此。

割地也是队长事前就把每一块地按作物分

类制定出割一亩地是多少工分， 开镰以前就把

这项工作做好了。 社员割地每天中午收工时计

一次工分，傍晚收工时再记一次工分。锄地割地

是按劳计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社员劳动积

极性很高，不偷懒、不耍奸，干起活来十分卖劲

儿。

农田作业除过锄、割地，大部分农活就是打

混工，打混工就不同了，大家在一个地方干活，

比如平整土地有拿铁锹的，有拿箩筐、扁担的，

干起活来有快有慢、有轻有重，参差不齐，队长

也不好掌握，到中午收工时干多干少一个样，都

是男 10 分，女 8 分，娃娃 6、7 分。所以当时有心

人给起了个名称叫“磨阳工”。

有一年中秋节下午， 队长带领社员在河西

滩割糜子，这块地离村子二里多，位于河西岸。

那时没有防护林，春天风沙大，多数苗子被风刮

了，整块地苗不全，整不起垄垄来，队长决定做

混工，已经割两天了，再有一天就割完了。 村里

有个社员，60 多岁了，人们习惯叫他二老汉，那

几天二老汉也满出勤割糜子， 二老汉由于年岁

大手痴脚慢，出手慢走路也慢，老是迟到，大伙

割了快半小时他才进地， 队长心想二老汉每天

迟到，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傍晚收工时，其他社员都给评 5 分，二老汉

给评了 4.5 分， 少评 5 厘工， 这下惹毛了二老

汉， 只见他气冲冲地开口骂队长， 队长年轻才

30 多岁，也是火气冲天，两人互相对骂，骂得越

来越厉害， 突然间二老汉举起镰刀往队长身边

走，队长眼疾手快把二老汉手里的镰刀抢过去，

扔出十几米远，顺手将二老汉向后推了一把，二

老汉乘势朝后躺到了，正想耍赖找不到机会，二

老汉躺在地上骂骂咧咧，连哭带嚎，拍手打脚。

“妈妈呀！我的腰折断了！我的腰折断了！ ”众人

赶快去扶，怎么也扶不起来，众人观察二老汉表

情，实际是假装吓唬队长了，因为扣了 5 厘工肠

子不顺，半天扶不起来，队长只好配一名社员回

饲养院赶了一辆毛驴车， 大家七手八脚把二老

汉扶上车拉回去。送回家里二老汉还是不下车，

赶车人只好把毛驴拉回饲养院。

中秋节晚上， 村子里飘着浓烈的烙月饼味

儿，一轮明月升起，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也不时

浸入人们心间。啊，月亮，你是那样惹人喜爱，又

是那样的神秘，俯视着辽阔大地、山川、田野、村

庄，好像一座逼真的玉雕庄严而美丽。

这天晚上，家家户户烙月饼、切西瓜，劳动

了一天，人们忘记了疲劳，准备过个快快乐乐的

团圆节。队长的两个孩子念书放假了，帮助大人

把各种好吃的东西摆在院子里的八仙桌上，在

桌子旁边等待爸妈一起来献月儿爷爷。

一家人正忙着准备晚餐， 突然间二老婆推

着车车，车上坐着二老汉进院里了，二老婆嘴里

骂骂咧咧嘟囔着：“我今天的八月十五过不成

了，你也不要想好过！ ”队长一家人愉快的节日

气氛彻底被打散了，两家人一起吵个不停，队长

为了息事宁人，脱身来到我家，告诉此事，也算

是反映情况。

当年我是大队书记，下午割地我没参加，队

长把下午所发生的事情详细给我说了一遍，我

听了有点失

笑 ， 又不能

笑，因为 5 厘

工闹出这么

大的事。我立

马动身跟队

长去他家说

合二老汉去，

我见到他们

后还是吵吵

闹 闹 的 ， 我

说：“你们不

要吵，我给你

们解决，二老

汉，你为什么

要来队长家

闹事？ ”二老

汉说：“下午

割地扣我 5

厘工，还把我

朝后推倒，我

不高兴。 ”我

又问他：“那

他为什么要

推你？ ”二老

汉说：“做混工哪有一齐一合到场的， 都是七前

八后，我迟到一会儿不值得扣我 5 厘工，我肠子

不顺。 ”二老汉说完后，我说：“那好吧，我给你 1

分工，超过一倍了，今年扣除队长补助工 1 分，

队长全年补助工 60 个，相当于工资，今年给他

补助 59.9 个工，你同意不？ ”二老汉说同意，我

又问队长同意不？队长也说没意见。我最后又强

调：“二老汉，但有一条你得遵守，以后再不准迟

到。 ”二老汉听罢露出了笑脸。

5 厘工的事件总算结束了，临走时队长又给

二老汉、二老婆一人一个月饼，老两口拿着月饼

回去了。第二天队长仍然带领社员劳动，二老汉

也一直参加， 但再也不迟到了， 两家人相安无

事，还是有说有笑的老邻居，5 厘工，二老汉再

也没要过。类似工分风波还有很多，不一一述说

了。

包工、 计件工一般用在水利工程或建筑工

程上，比较整顿，如水利工程开渠筑坝都是按土

方挣工分，一段工程完工后丈量土方，每个土方

多少工事前有规定， 完工后一次性按土方核算

工分，比较简单。

会计每到月底要把全队社员的工分本本收

回来，把本月所挣工分总数合计在本本上，并盖

章，做一张表，以户为单位把社员当月挣工分数

入表存档，队长、会计看表就清楚全队社员挣工

分总数， 另外也防止社员将工分本本丢失无法

查清工分数。

到年底会计把工分本本收回来， 把每个社

员全年挣工分总数统计准确， 并在社员大会上

公布，参加当年的收入分配，也叫分红，这样一

年的劳动任务就完成了。

现在远离挣工分年代近 50 年了，当年风华

正茂的挣工分者如今已是耄耋老人了， 岁月的

沧桑改变了我们的容颜。 当年那一幕幕的情景

闪现在我的眼前， 只要一提起那些过往之事还

在脑海里分外清晰， 参加集体劳动所经历过的

那些人和事仍然历历在目。

大集体时代虽然面朝黄土背朝天， 每天就

刨闹那 10 分工，生活是那样贫困、那么荒凉，但

人们的精神面貌是愉快的， 那种感受始终在我

血液里流淌着， 所以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者有责

任和义务将这段历史记忆留与后人， 毕竟它是

我国广大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段时代缩

影，应该把它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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